
第一极体不能精确定位人卵母细胞纺锤体  

    自从1992年Palermo等进行了首例单精子卵泡浆内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以来，ICSI在治疗人类不孕尤其是在治疗男性不孕不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ICSI操作是转动卵母

细胞，使第一极体位于6点或12点位置，然后在3点的位置注入精子。此操作是建立在MII (metaphase II)卵

母细胞纺锤体是靠近第一极体假设的基础上的，注入精子位置的选择是为了避免损伤卵母细胞纺锤体。近年来

有研究发现，在一些和仓鼠的MII卵母细胞中，第一极体的位置并不能准确定位纺锤体的位置，传统的穿刺部

位选择，可能会损伤纺锤体和/或造成染色体的异常[1]。为了明确纺锤体与第一极体的位置关系，我们进行

了以下的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3年3月~10月，在本中心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36位28~34岁男性因素不孕妇女。患者同意将其部分卵

子进行本项研究。 

    1.2  方法 

    1.2.1  卵子获得   促排卵采用长周期疗法，肌内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6 000~10 000 IU(Profasi，

2 000 I-U/支，瑞士Sereno公司产品)，36~48 h后行B超监测下的经阴道取卵术[2]。在4×10倍解剖显微镜

下捡卵。取卵后放入5% CO
2
、37 ℃的培养箱培养2 h，经透明质酸酶消化后去除卵子周围的颗粒细胞。 

    1.2.2  成熟卵子的处理  如果卵子有第一极体存在即为体内成熟卵子，归入体内成熟组。用纺锤体成像

系统(LC-PolScope Imaging System)观测卵子纺锤体。然后将卵子放入5% CO
2
、37 ℃的培养箱培养30 min

以上后行ICSI[3][4]。 

    1.2.3  未成熟卵子的处理   如果卵子在取卵当日无第一极体存在，即将卵子移入人输卵管液(human 

tubal fluid , HTF)培养小滴中，放入5% CO
2
、37 ℃的培养箱培养24~48 h。培养后如果有第一极体排出，

就归入体外成熟组。同样用纺锤体成像系统观测卵子纺锤体，然后将卵子放入5% CO
2
、37 ℃的培养箱培养30 

min以上后行ICSI。 

    1.3  数据处理 

    实验结果用SPSS11.5处理，检验方法采用配对t检验。 

    

2  结果 

    36位试者共获得体内成熟组卵子40个，其中有34个卵子观测到纺锤体；获得体外成熟组卵子35个，其中

有26个卵子观测到纺锤体。测量纺锤体、卵子中心和第一极体形成的角度，具体方法见图1。图中绿线所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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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要测量的角度。 

    图 1  纺锤体与第一极体之间的角度测量 
    Fig.1  Measurement of angle between the spindle and the first polar body

    两组检测结果发现，绝大部分MII卵子第一极体的位置都不能精确定位纺锤体的位置，能够精确定位的仅

占5.88%和7.69%(表1)。 

    选择同时有体内和体外成熟卵子的患者共16位，比较体内成熟组和体外成熟组中第一极体与纺锤体形成



的角度。体内成熟组的角度为(44.7±31.1)°，体外成熟组则为(25.9±26.5)°，体内与体外组角度差值为

(18.8±23.3)°，t值为3.235，P值为0.006，差异具有显著性。 

    

3  讨论 

    此研究为国内首次将纺锤体成像系统应用于观测活体卵母细胞，结果发现MII卵子中第一极体的位置并不

能精确定位纺锤体的位置，在体内和体外成熟组中，能够精确定位的仅占5.88%和7.69%。 

    Silva等[5]检测了30个仓鼠MII卵母细胞的纺锤体，发现只有5个卵母细胞的第一极体可以较精确地预测

纺锤体的位置。Hardarson等[6]的研究表明，所获得的54个体内成熟MII卵母细胞中，第一极体和纺锤体的

平均角度是41.7°。与本研究结果相近。由于第一极体的位置并不能精确预测纺锤体的方位，所以以往建立

在MII卵母细胞纺锤体是靠近第一极体假设的基础上的传统ICSI技术就受到了挑战。传统ICSI的安全性受到了

质疑。也许以往ICSI之后单原核和多原核的形成就与纺锤体的损伤有关。前文已经说明了传统ICSI的操作方

法，可见90度的位置非常关键，而以往的研究分组并没有体现90度的重要性。本研究将90度作为一个分组

点，对于以后将纺锤体成像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领域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同时发现，卵子的成熟方式会影响MII卵母细胞与第一极体之间形成的角度，差异具有显著性。

Hardarson等[6]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究其原因，首先可能与观测纺锤体前的机械操作有关：因为卵

子需要机械拆除其周围的颗粒细胞才能观察第一极体的排出和纺锤体的方位，机械的挤压可能会造成第一极体

的移位，而体外成熟组由于有一段培养时间，所以第一极体的移位可以复原。其次，卵母细胞活化过程中会出

现纺锤体的旋转等动力学变化[7]，只是这种变化的规律、意义目前还不得而知，也许体内成熟卵子的纺锤体

已经处于旋转等动力学变化的状态，而体外成熟组卵子可能存在活化不足。再次，纺锤体对周围环境的改变非

常敏感[8][9][10][11]，由于体内和体外培养条件的差异，纺锤体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移位。 

    纺锤体对卵母细胞染色体的平衡、运动、分配和极体的排出非常关键。卵母细胞纺锤体的异常会导致异

常的减数分裂，有可能产生异常的胚胎。以往研究动物卵母细胞纺锤体的方法都是侵袭性的，需要固定和染

色。人卵母细胞来源有限，所以不能广泛应用。本试验应用纺锤体成像系统观测纺锤体，不需要对标本进行固

定、染色等侵袭性操作，因此观测过程快速、安全。此纺锤体成像系统实际上是将液晶可变减速器、电子成像

和数码成像技术结合起来一种液晶偏振光显微镜。对于具有双折射特性的纺锤体来说，偏振光显微镜能显示纺

锤体的细微变化，分辨率高[12][13]，目前液晶偏振光显微镜可认为是最适合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领域的一

种显微镜。 

    本研究表明，传统的ICSI操作很可能会损伤卵子的纺锤体。而通过纺锤体成像，可以精确定位卵母细胞

中纺锤体的位置，从而完全避免在ICSI过程中损伤纺锤体，使ICSI更加安全可靠。将纺锤体成像应用于ICSI

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受精率和临床妊娠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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